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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 月
二十四，是老家

的小年。小年扫扬尘，
是我一直坚持着的习惯。
每年腊月二十四我们家就

会做全年最盛大、最彻底的大扫除。
听老辈人讲，小年这天半夜灶神要返回
天界禀报一年的人间诸事，如果哪家干
净亮堂，来年就会得到上天更多的照
顾。这天，家家户户要把屋里屋外犄角
旮旯的扬尘打扫干净。当时听到这般解

释顿觉这天充满
神秘感。虽然我
不能确定灶神上
天宫禀报人间凡
事的真假，我也不
能断定运气好坏
与家里干不干净
有没有直接关系，
每次除尘我都很

认真，很虔诚。
随着岁月

增长，它就像一
条穿越岁月长
河的纽带，让我
逐渐明白其中
深意。原来，在
那些荒芜的岁
月里，先人除尘
的习俗算是对

生活的一种敬畏，是对美好的
一种期许，所以被代代相袭而传。
时隔多年，我依然觉得小年这天充

满了神圣与温暖。
上世纪 70 年代的农村，土坯瓦房。

记忆里，我们家的房子，在一年的刀耕火
种之后，历经一年的烟火熏染之后，杂乱
而蒙尘，宛如一位历经沧桑油头垢面的
老人。

腊月二十四的这天大清早，睡梦中
的我们总是被厨房里叮叮当当的声响、
堂屋里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父母早早
起床。然后我们兴奋又忙乱地加入除尘
队伍中。这天一家分工明确：母亲负责
清洗厨房锅碗瓢盆，爸爸带着我和妹妹
负责清扫屋里屋外，姐姐到附近的堰塘
清洗铺蓝湛被衣服鞋袜。

母亲系着围裙，将厨房里的锅碗瓢
盆全部搬到院坝里一个大胶盆里清洗，
身旁一桶热水正热气腾腾，透过一阵阵
云雾迷蒙的热气，母亲的身影随着手中
的钢丝球摩擦餐具的声音起伏有致，恰
似一幅水墨画。父亲砍来一根长长的竹
竿，用竹枝捆扎，做成一把长长的扫帚。
屋内的桌椅板凳、床铺家具被一层层胶
纸严实遮盖。准备就绪后扫尘算正式开
始。父亲头戴草帽，身穿一件肥大的破
旧衣服站在长梯子上，手握长竹竿沿着
墙壁房梁来回不停地挥舞着长长的扫
把，屋梁上的积尘悉数落下，我们姐妹几
个一会儿帮忙搬移这样家具，一会儿帮
忙收捡那样器物，一会儿又浇水扫地。
不一会儿，父亲和我们的手上、脸上、鼻

孔里都沾满了锅灰一样的黑，
露出几只忽闪忽闪的眼睛，逗得大家
一阵哈哈大笑，笑过之后又继续投入战
斗。

除尘还得有讲究。平日里母亲告诉
我们扫地要从外往里面扫，意味着把外面
的财往家里来。可这天，要从里往外扫，意
味着把一年不好的坏运气全部清除干净。
每当母亲这样叮嘱时，我们都会半真半假
地应和着，可一转身就抛之脑后，只顾自己
怎么高兴怎么扫，管他三七二十一，快点扫
干净结束劳作才是终极目的。

经过一天的清洗扫除，屋里屋外终
于干干净净；门前晾衣杆上的衣服整整
齐齐，看着焕然一新的劳动成果，看着清
爽的场面，屋前几枝早已落叶遒劲突兀
的李子树枝丫增添几许诗意，全然一幅
和美乡村风光图。尽管早已腰酸背痛，
可心底有种说不出的兴奋。

岁月终归如大浪淘沙。让我每每想起，
依然能体味到这份传统习俗流淌着的温度。

今年，又到小年，我和闺女也早早起
床，开始了忙碌的工作。清扫、洗涮、贴
窗花……城市高楼的除尘虽没有当年农
村的尘土飞扬，但累而欢乐的笑声也不
曾减少，我也会给闺女讲小年扫尘的传
说和小时候的故事……

“扫除茅舍涤尘嚣，一炷清香拜九
霄”。小年扫尘，它不只是传说，更是对
于灵魂的洗涤。是除旧迎新的美好期
盼，是幸福未来的美好向往，是热爱生活
的一种仪式感。（作者系巫山作协会员）

小年
除尘

□向永蓉

民国唯一重庆府知事吴恩洪
□陈仁德

吴家大院的自鸣钟
吴恩洪字锡三，忠县人，生于光绪四

年（公元1878年）正月十五日，于光绪末
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他在
日本认识了孙中山等人，深受影响，全身
心投入了推翻清廷的活动。

吴恩洪回国后，以忠县老家大院为
据点，和四川乃至全国的同盟会战友保
持着联系，奔走于川、鄂、京、沪之间，宣
传革命纲领。

吴家世代皆经商，开设“泰兴正”商号
经营盐糖，成为县城巨富。县城东门城墙
外的潘牌路吴家大院是忠县著名的大宅院
（三峡工程搬迁时吴家大院才全部拆除）。
吴恩洪借助自家条件，暗中开展反清活动。

很巧的是，我的曾祖陈乾安（也叫陈
虔安）长期在吴家担任家庭教师，专门教
授吴家子弟的国学，这期间发生在吴家
大院的事情，我曾祖都是见证人。吴恩
洪对我曾祖父很尊重，每天都是同桌进
餐，因此我曾祖父也在吴恩洪那里了解
到了很多日本的情况，增长了见识。

吴恩洪从日本带回了一个闹钟，当
时叫自鸣钟，这可算得上忠县历史上第
一个闹钟，人们觉得太神奇了。这天吴
家来了一个乡下的客人，犹如刘姥姥进
大观园，把闹钟看了又看，认定是个宝
贝，临走时起了贪心，顺手牵羊把闹钟偷
走了。那时的人都是穿宽大的长衫，那
人就把闹钟拴在裤带藏在裆下。谁知他
还没走出大门，闹钟就在他胯下叮铃铃
响个不停。那人哪里受过这种突如其来
的惊吓，顿时失魂落魄、面如土灰，全身
发抖不能举步。吴恩洪闻声走出来，并
没有责怪此人，而是告诉他，现在世界上
科学很发达了，这是科学家发明的自鸣
钟。后来那个人就有了一个外号叫“自
鸣钟”。我父亲少年时见过“自鸣钟”其
人，父亲直到去世前都还多次对我讲起

“自鸣钟”，每次都哈哈大笑。

神秘来客陈国梁
有一段时间，吴恩洪家里住进了一位

叫陈国梁的客人，每天都和我曾祖同桌进
餐相处很好。其间这位陈国梁还跟着吴恩
洪一道去顺溪乡神滩某佃户家。
后来陈国梁离开了，我曾祖也就慢
慢把他淡忘了。

几年后，辛亥革命
成功，历史翻开新的
一页。此时四川

的熊克武成了重量级的人物。熊克武曾经
参加1911年的广州起义，曾经带领喻培
伦、但懋辛等16人组成小分队炸开两广总
督署后墙，冲进督署去捉总督张鸣岐，因此
名声大振。之后熊克武又被南京临时政府
任命为蜀军北伐总司令。蜀军政府成立
后，熊克武任蜀军第一师师长，名满全川。
有一天，熊克武到忠县来视察，人们倾城出
动，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到江边去迎接。我
曾祖也随着欢迎的人群去了。在一阵震耳
欲聋的锣鼓鞭炮声中，熊克武从船上走下
来。曾祖一看就惊呆了，这不就是前几年
同桌吃饭的陈国梁吗？原来，当年那个陈
国梁就是熊克武，为了安全起见才化名陈
国梁的。熊克武当年到忠县来，就是和吴
恩洪商议发动武装起义事宜的。

有一天，吴家大门外有人自称送信
来，要面交吴恩洪。吴恩洪以为是同志
送情报来，就走到大门外。来人问：“先
生是吴恩洪吗？”吴恩洪回答：“正是。”这
时来人脸色突变，忽然从腰间掏出手枪
向吴恩洪连击三枪，然后飞身逃逸。吴
恩洪仓促中弹倒地，幸未击中要害，经过
治疗恢复很快。但由此判断吴家大院已
不安全，于是“陈国梁”就迅速转移了。

以上史实后来被我爷爷陈德甫先生
写在《忠县辛亥革命的回忆》一文中，上
世纪50年代收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辛
亥革命回忆录》。

廉洁奉公的知事
吴恩洪就任重庆府首任知事的当

天，就挥毫题写一副楹联“扬子奔腾百业
兴，金碧如磐惠渝城”刻在府衙大堂立柱
上，表明自己志向。

当时重庆治安混乱，民心惶惶，吴恩洪
大加整饬，不久即明显好转，士农工商均得
以安居乐业。他提倡俭朴，身居知事仍坚
持穿廉价竹布，一次家中给他寄去一件狐
皮轻裘，因知他不爱奢华，用灰布作
面料以掩饰，但他仍以“年
犹未老不宜享福”
为由退回家

中。他从政清廉，公用款项不乱动一文，可
是在军政费用紧张时，却一次卖掉自家60
石田产无偿献给重庆府公用。

1913年，讨袁“二次革命”开始，重庆
宣告独立。吴恩洪和熊克武、杨庶堪一起
兴兵讨伐袁世凯。吴恩洪掌管财政，经手
金额数百万，无一分不明。不幸战败被通
缉，他先嘱其弟吴泽三领全家十数人避居
上海法租界爱尔津路均一里100号，自己
则绕道酉、秀、黔、彭等大山区，辗转几千
里，历时三四个月才到上海与家人相聚。
抵上海时，他蓬首垢面，瘦弱不堪，双脚肿
大，溃痕斑斑，家人见之无不潸然泪下，他
却乐呵呵地教孩子们唱《锄头歌》（辛亥革
命流行的歌颂孙中山的歌曲）。随后，他带
着长子家齐、次子家振再赴日本。当时忠
县人马仁庵（同盟会员）住在东京小石川区
原町，吴家人以他为户主并住在一起。吴
恩洪以教小学为生，一方面从事革命活动，
一方面照顾孩子留学。当时在东京的中国
留学生每周都要集会讨论国内问题，吴恩
洪经常去参加，有时还给留学生作专题讲
演，他的革命修养和学识造诣均深孚众望。

忽然暴死在长江边
吴恩洪在叱咤风云、前途无量的时

候忽然暴死，说来非常蹊跷。
1918年，吴恩洪应上海刘亚修的邀

请从日本回国，刚到上海就得知母亲病
危，于是他立时启程回忠县，未赶到家其
母已去世，未及送终使他深感悲痛，于是
居家守丧。是时革命党内部发生分裂，
军阀混战接连不断。次年，时任四川省
督军的熊克武一再电请吴恩洪前往议
事，他于是从命西行，但在经过丰都上游
30里一个叫“汤圆石”的地方时，据说有
人请他吃了一碗面条，吃后不久即中毒
身亡，1919年9月18日逝世时，年仅42

岁。
吴恩洪的遗体最后被送回忠州，安

葬在顺溪独珠村鹅公堡，县人名士邓少
甫为其赋墓联曰“嫉恶素严，长留正气；
匡持不遇，竟屈雄才”。

关于吴恩洪的死，有一种说法认为是
与他政见不合的忠县望水乡绅士秦肃三下
毒。秦肃三不是等闲之辈，也是忠州辛亥
反清重要人物，曾任忠州大汉军政府参谋
长，忠县首任议事会议长等。下毒之说当
时为很多人所接受，忠州著名文人何次平
即持此说，他写给吴恩洪的挽联很精彩：

四川有几个英雄，人皆望先生跳上
舞台，双手崛起巴子国；

一死动同仇公愤，我愿将奸贼铸成
遗像，千秋长跪岳王坟。

上联是对吴恩洪的评价，认为四川像吴
恩洪这样的英雄没有几个，人们都希望他能
重新振兴古巴国。下联用了秦桧像长跪岳
飞墓前的典故，明白无误地影射秦肃三。但
下毒之说最终没有证据，只是一种猜测。秦
肃三没有受任何影响，活到七十多岁。

吴恩洪去世后，成都和重庆都为他举
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最难得的是日本东
京的华人不仅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还印制了一本纪念册。这本纪念册采用
铜版纸彩色印刷，是一本精美的画册。我
家曾经长期保存这本画册，父亲熟悉画册
的所有内容，经常给我们讲起，可惜后来
和我家的大量藏品一起被毁掉了。

吴恩洪去世时，最小的女儿吴家瑜
还不到一岁，上世纪80年代我曾到重庆
大学松林村教授楼采访过吴家瑜，其人
气度不凡，不愧大家闺秀。

末了再说一句，吴恩洪是民国首任重
庆府知事，也是最后一任，因为第二年讨
袁之战开始，重庆宣布独立，之后又战败，
重庆府知事的职官制度就废掉了，再也没
有第二任。
（作者系重庆文史书画研究会原副会长）

1912年6月，坐镇重庆的镇守使兼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
正为一件事为难，刚刚由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确定成立的重庆
府由谁来出任首任知事？

从前一年推翻清廷建立重庆蜀军政府以来的半年里，重庆这块地盘真是
风云激荡、波澜起伏。新建立的政权几经变更，最先是1911年11月22日建
立的蜀军政府，再就是1912年3月11日四川都督府成立，重庆蜀军政府和成
都大汉四川军政府同时自动撤销。由于重庆的特殊地位，重庆蜀军政府撤销后又
新成立了一个重庆镇抚府，并设府知事，于是重庆府知事这一职位应运而生。那
时的重庆府下辖十一县二州一厅，即巴县、江津县、长寿县、永川县、荣昌县、綦江县、
南川县、铜梁县、大足县、璧山县、定远县以及合州、涪州、江北厅。重庆府知事是一个权
力很大的职位，在社会震荡、百废待兴之际，确定首任重庆府知事的人选，是件很重要的
事，所以当时坐镇重庆的实权人物熊克武为此反复斟酌。

熊克武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任命忠县临时军政府总理兼司令吴恩洪出任首任重庆府知事。
在风云变幻之际，熊克武为什么会毅然选择吴恩洪为重庆府首任知事呢？答案是，熊克武太了解吴恩洪了。

信义街老照片（资料图）


